
据叶日章《白石晚霞》的“南山白石何凿凿”及
《白石山》的诗注，白石山确为龙游灵山乡的地标。
此外，无名氏古风“烂柯巉削龙丘结”一句，将姑蔑
范围自江西玉山延伸至衢州烂柯山，最终指向龙丘
（今九峰山）。 东汉隐士龙丘苌曾居此山，“龙丘”亦
为龙游旧称，这便进一步强化了龙游与姑蔑的地理
关联。

文史之辨，诗意与史实的张力。 诗歌虽非信史，
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诗人笔下“力田”
隐士的形象，既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亦暗含对姑
蔑文化“声名起力田”的追溯；叶日章诗中的“霞光
万缕”“云锦机”， 则以艺术化语言留存了古人对自
然的观察。 这些诗作虽然无法作为实证，但是能启
发研究者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构建更立体
的历史图景。

面对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张力，诗歌的价值恰
恰在于其“不确定的真实性”。古诗中的“樵父弾棋”“花
片引渔船”，既是对隐逸生活的艺术升华，也可能暗含
对姑蔑故地风物的写实描摹。 诗人笔下的“白石山”与
灵山江的航运盛景，则进一步将诗境与地理标志相勾
连。 诗词“可以开拓思路，帮助人们打开观察世界的一
扇窗口”。 若将《方舆胜览》的宏观记载、考古遗址的实
物证据，以及诗歌的微观叙事相结合，或能构建起更
立体的姑蔑文化图景。 龙游作为姑蔑文明的核心，其
地位未必因“三都”之争而动摇，反而在多元印证中更
彰显历史的层累与包容。

一言以蔽之， 姑蔑是湮没于吴越霸业下的古老
方国，金衢盆地的文明先声。 其核心区域在龙游，它
是越国西陲的重要支点，亦是百越文化与中国中原
文明交流碰撞的前沿之一。 原为与越国毗邻的独立
部族或小国，后为越王勾践所灭，融入越国，成为其
称霸的组成部分。 在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
传奇中，应有姑蔑人出的一份力。 属于百越文化的
一支，它在春秋时期曾拥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和区
域影响力，最终消散在历史长河中，其名号逐渐被
“会稽”“吴越”等后来者取代，成为后人凭吊古迹时
的一个悠远的名称。 也可以如此说，“姑蔑”是一段
比“吴越争霸”的故事更为悠远的底层历史，是浙江
大地在越文化兴起之前的一页重要篇章，一个正被
考古学从尘埃中重新唤醒的“失忆古国”。

必须指出，在我国，“国”的概念经历了极其复杂
的历史演变，其内涵从最初的氏族聚居地，逐渐演变
为王侯封地，再到统一的帝国，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
家。 先秦时期是封地、邦国。 本义是以武力守卫的城
邦。西周实行分封制，“国”指的是天子分封地。“中国”
的初义中，早期“中国”并非指国家概念，而是地理和
文化的概念。“国”的概念在中国的演变，是一条从“封
地”到“王朝”，再到“民族国家”的清晰脉络。所以，姑蔑
国与当代的“国家”概念并非一致。

姑蔑之谜， 终究是时间留给后人的一道开放式
命题。 都城遗址的争议，映射出古代政权更迭与疆域
变迁的复杂性；而诗词中的山水意象，则为“冰冷”的
考古数据注入了人文“温度”。 历史研究需要严谨的考
据，亦需诗性的想象。 当我们在龙游的青山绿水间追
寻姑蔑遗踪时，或许更应珍视这种“虚实相生”的探索
过程，因为它让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下的碎片，而是化
作流淌在文化血脉中的永恒印记。

文史互证：
在虚实之间追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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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说姑蔑
◆余怀根

在中国东南的山水之间， 龙游县承载着一段
古老而厚重的历史。 商周时期， 这片土地被称为

“姑蔑”，秦汉时设太末县，其疆域涵盖今衢州、遂
昌、金华、玉山等地。

“姑蔑”是一个充满历史烟霞的古老地名，它
像一枚隐秘的时空印章， 封存着先秦时期东南地
区一个神秘古国的记忆。数千年的岁月流转中，姑
蔑之名逐渐隐入尘烟， 却在近年的考古热潮中重
获关注。 然而，随着两处姑蔑国都遗址的发现，龙
游作为姑蔑文化核心的地位遭遇挑战。 历史的真
相究竟如何？或许，散落在古籍与诗词中的吉光片
羽，能为今人提供一把解锁谜题的钥匙。

姑蔑文化的考辨，需以史料为基，兼顾文学想
象与地理实证。龙游作为姑蔑文明的核心区域，其
地位既有古籍支撑，亦得山水印证。在“三都”争议
中，唯有秉持“去伪存真、集思广益”的学术精神，
方能在历史长河中厘清姑蔑与龙游的千年羁绊。

《龙游县志》有载：“约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
在此生息，商周时姑蔑地。 秦始设太末县，属会稽
郡，其时壤地至广，今衢州市所属县区，及遂昌、玉
山等县皆在其内。 ”龙游人很以此为自豪。

然而，在近几年涌起的文化自信浪潮里，考古
界生机勃勃，姑蔑国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龙游县
之西邻先后发现了姑蔑皇陵和姑蔑国都城遗址。
县之东邻也发现了姑蔑国都所在地。这样，就出现
了“三个姑蔑国都”，严重动摇了龙游作为姑蔑国
都的核心地位。 三雄逐鹿，鹿在何处？

古籍钩沉，姑蔑之墟在龙游。 宋人祝穆著《方舆
胜览》，乃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云龙游“东望九
峰，西瞻灵石。 姑蔑之墟，四达之衢。 川陆之会，当东
南孔道。”作者在书中还特别批注，韩愈的《徐偃王庙
碑铭》是姑蔑在龙游的直接佐证，它强调了龙游与姑
蔑的紧密关联。 所以，无论是从文字描述来看，还是
从地理标志物来判断，姑蔑之墟就在龙游县境内。

以《姑蔑吟》为例，“姑蔑遗墟《左传》详，偃王故
里谒韩章。瀫纹摇月千舸聚，江练裁云万鹭翔。白石
碑前耕读远，六春湖畔耒耜忙。 灵山自古多奇俊，一
卷龙游半部唐。 ”这是湖镇镇七都村《余氏家谱》中
收录的诗篇，作者姓名不详。 诗作引经据典、内容翔
实，洋溢着对家乡故里的赞美，从中可见，姑蔑即龙
游也。 虽然不是名家名作，却也是龙游民间世代相
传的口碑资料。

诗词虽非信史，却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历史地
理的潜在线索。 唐朝诗人孟郊、宋朝状元刘章、宋朝
宰相余端礼、明朝县令万廷谦、近代乡贤余绍宋等
名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都为姑蔑留下了不少
诗文佳作。

《七律·姑蔑怀古》：“越吴霸业总成空，姑蔑城
墟夕照中。秋雨漫凋荒草碧，寒烟长绕断垣红。抚碑
犹叹兴亡事，临水空悲今古同。 唯有冥鸿知客意，凌

“三都”之争：
历史迷雾中的姑蔑疆域

诗境为媒：
众多诗家笔下的姑蔑山水

霄一唳溯长风。 ”
这首七律以苍茫的笔触勾勒了姑蔑古迹。 首联

以“越吴霸业总成空”开篇，化用孟郊“劲越成土，强
吴为墟”的诗意，将历史兴亡置于夕照墟烟的时空
背景中，定下沉郁的基调；颔联“秋雨凋碧草，寒烟
绕断垣” 巧妙地融合了陈举恺诗中的秋暮意象，以
“碧”“红”的色彩对照强化视觉冲击，将荒草与残垣
构成富有沧桑意境的画面张力；颈联则转入了手抚
碑文、临水怀古的诗人形象。 碑文当然是指韩愈手
书的《徐偃王碑铭》，这是一块极具历史价值的名人
名文实物佐证。“犹叹”与“空悲”的递进式语气深化
了历史虚无之感，揭示了人类在永恒时空面前的渺
小；尾联忽开新境，借冥鸿凌霄长唳打破沉郁，既呼
应陈诗“回首送冥鸿”的超脱，又以“溯长风”作结，
使怀古情绪升华为对天地永恒的追寻。 全诗四联起
承转合分明，意象密集而脉络清晰，通过虚实相生
的手法，将具体古迹转化为史学思考的载体，呈现
出中国古典怀古诗“观物取象、以象寓理”的典型审
美特征。

友人抄录《姑蔑溪》一诗。 诗曰：“姑蔑溪头山可
怜，绿萝深处喷红泉。 幽人牧犊平云里，樵父弾棋白
石边。何处歌声度首曲，有时花片引渔船。宜栖地远
人难识，却怪声名起力田。 ”从意境看，本诗描画的
俨然世外桃源：有溪，溪里有鱼和船；有山，山挺幽
深，有“幽人牧犊”，有“樵父弾棋”；有人唱歌，不知
是山歌还是渔歌。山人即为隐居在山中的士人。“力
田”，自给自足，吸引人们前去探访。

此诗最引人寻味的是有一处地名“白石边”。 在
龙游县范围内，有一座白石山，即灵山乡白石山头
村。 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白石县”时期的存在。 前不
久，本人在检阅古诗时，读到一首古风：“豫章东来
走姑蔑，烂柯巉削龙丘结。 含灵毓秀无已时，奇踪卓
行相撑抉。 ”内容表述是比较清晰的。豫章为江西南
昌，姑蔑指的是从江西玉山一路东来，即为姑蔑地
域，姑蔑范围挺广，但“烂柯巉削龙丘结”，过衢州烂
柯山，抵达龙丘山。 而“白石山头”正地处烂柯山与
龙丘山的中间点上。“龙丘”，源于东汉隐居九峰山
的龙丘苌，后人以“龙丘”指代九峰山。 龙丘一度还
是县名，因“丘”字不雅乃改为龙游。 至此，我们大致
可以断定此“白石”就在龙游县境内。

灵山人氏叶日章喜游山玩水并吟诗，他的《灵
山八景》诗，第五首就是《白石晚霞》，“南山白石何
凿凿，纤埃不涴生绡若。 金乌刷尾衔青山，霞光万
缕见寥廓。 化工骋列云锦机，有时分逐孤鹜飞。 更
倩封姨逐烟雾，坐看天地都光辉。 ”在其首句“南山
白石何凿凿”中，南山当然是指现在的南山，凿凿
“白石”赫然在列。 晚霞中的白石，一片灿烂。 他写
过另一首《白石山》：“白石岩前欲暮时，落霞孤鹜
更齐飞。 嫦娥出海施云帐，织女临江濯锦机。 餐处
可延仙岁月，剪来堪补舜裳衣。 赤城漫有惊人句，
千载高标识者稀。 ”

白石山头以西就是灵山江。 当年就是一条“黄
金水道”，航运繁忙。“何处歌声度首曲，有时花片引
渔船”，与诗歌意境吻合，又与白石山头相对应。 在
诗人的笔下，灵山江也许是姑蔑溪。 诗中“灵山江”
与“姑蔑溪”的意象重叠，暗示古代水道可能承载着
姑蔑文化的流动与交融。

诚然，诗词歌赋不是官方文书，也不是地方文
献资料，它不具备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的法律效
能。 但是，它可以帮助人们开拓思路，打开观察世
界、分析问题的一扇窗口。 尊重历史、珍惜史料，去
伪存真、集思广益，对于统一认识是很有好处的。


